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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愁前路無知己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以下簡稱 《簡訊》）創立於 1997年，到今年屆滿
二十年，這段期間也差不多就是我在臺灣的大學裡教學、做研究 （至今） 的整個
過程。回首我的來時路，雖不至於如辛曉琪的歌曲 《領悟》 中所述，「每一步都
走的好孤獨，啊∼多麼痛的領悟」，但卻頗有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的感觸。

升等、升等，還是升等

1995年，我從英國取得博士學位，趕著回臺找工作，說趕著，也確實如
此，因為那時 《大學法》 剛剛修正通過，新增了 「助理教授」 一職，但因 《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 還沒有配合修訂，所以在這段空窗期進入大學教書的博士還是可以
從副教授起聘。就這樣，我被聘為副教授先去了淡江大學國貿系教書。那時在

私校教書有超鐘點是常態，而我也似乎把每個月領到的超鐘點費，當做生活的 
「小確幸」。做研究、寫論文忽然之間離我很遠，不只沒有人告訴我這很重要，

繁重的教學工作也讓我沒有心思多想這件事。

1996年，因緣際會之下，我轉到了清華大學工業工程學系 （以下簡稱工工
系），說起來，很慚愧，我一開始想轉校的動機，就只是因為想進入國立大學，

好讓自己的教職工作更穩定。選擇清華大學，是單純因為只有她願意聘我，但

那時的清華大學給的聘書卻是副教授 （A） —相當於助理教授，要求必須六年

內升等，否則必須離職。或許年輕有衝勁，我就這樣進了清華工工系，每天跟

理工學院的其他同仁們，包括電機系、動機系、資工系，以及化工系等等的年

輕博士們，一起拼升等，我每天想的，就是要把副教授裡的 （A） 拿掉，變成真
正的副教授。冀求從此，就可以安心的過日子，享受閒步、煮茶、論時事的好

時光。

然而在工工系拼升等，並不是那麼容易。我被告知的遊戲規則是：至少要

六篇 SCI （當然 SSCI也可比照）、跟指導學生掛名的論文都可以算教授自己的點
數。因為外審一定要有國外的委員，所以審查資料也都必須是英文的。那時臺

灣還沒有寫 SSCI論文的風氣，說實在的，我也不知該怎麼寫、該怎麼投，只好
在錯誤中學習，慢慢地也算摸索出一條道路。1997年，隨著 《教育人員任用條
例》 配合 《大學法》 修正通過，臺灣各大學開始有了新進的助理教授，與此同
時，各校也開始施行 「不升即離」 的制度。一夕之間，是否有 SSCI論文，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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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各校評定商管教師 （甚至是其它人社學者） 學術表現的主要標準。

論文、論文，還是論文

從 2000年到 2010年，應該是臺灣 SSCI論文大爆發的時代，我也躬逢其
盛，不只見識到、也算是參與了這個研究競賽。或許因為我比大家早起步一、

二年，也或許我曾經歷過清華工學院的磨練，這十年間我還算走的順利。這段

期間裡，我也多次受邀到全臺各校的管理學院演講，應邀去教大家如何發表國

際期刊論文，但我一直有個原則，跟大家分享我的研究之路這我很願意，但教

大家如何發表 SSCI這就不必了。
2002年我開始擔任管理一學門的複審委員，這期間，我曾草擬 《管理一學

門 「一般管理領域」 的評分參考原則》，這應該也是當時人文處 （司） 的創舉。直
到今日，我還依稀記得當時我一直在拿捏，五年間要有怎樣的發表成果才算優

秀。今日人文司幾乎所有的學門都有評分參考原則，很多的用字遣詞都是大同

小異。《評分參考原則》 有它的時代意義，因為當年很多人都不熟悉國際期刊，
而且評審委員的素質也參差不齊，所以必須有個一致的框架以為約束。但時至

今日，這些 《評分參考原則》 慢慢地就變成大學教師的唯一學術判別指標，年輕
教師都希望能努力達到這些標準，進而有機會拿到國科會 （科技部） 計畫，甚至
往上攻得吳大猷獎、傑出研究獎。教學、服務、輔導，這些大學教師的基本職

責，慢慢地變得沒有研究重要。因為只要把自己的研究做好，就可以有計畫、

有彈性薪資，院長、系主任關心的行政事情，都與自己無關，大學的社會責任

是身外之物，唯有期刊論文的發表才是重點所在。

對於期刊論文、按篇記點，甚或是掛名發表這件事，可說與教育部從 2006
年開始所推動的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有密切的關係。雖然我們不能推論說教
育部的計畫導致學界更加重視 SCI/SSCI論文的發表，但套用韋伯在分析資本主
義精神與基督新教倫理兩者關係時所用的名詞 「選擇性的親近」，期刊論文與邁
頂計畫的關係就如同氯和鈉，當它們靠在一起就會自然形成氯化鈉一般，臺灣

的頂尖大學都不約而同朝著邁向 「國際期刊論文製造王國」 的道路前進。學術資
源的挹注，讓彈性薪資、各式各樣的桂冠、頭銜 （如特聘、講座） 等等，變成教
授們追逐的目標。期刊發表與英文修改也儼然成為了一個行業，很多的國際期

刊主編變成大家禮遇的上賓。同儕之間的對話只剩下 「你發表了幾篇 SCI/SSCI
論文」 如此這般的貧瘠無味。

說實在的，在這十年的發展國際一流大學浪潮裡，一方面，各校人文社會

學者的發展，是相對受到壓抑的，因為比起理工醫農的教授們而言，不止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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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獲獎也比較少，自然而然，能夠分配到的資源也相對地更少。另一方面，

人文社會學術領域的發展變得越來越同形。因為大家更重視期刊發表，為了追

求數量，也有更多學者有掛名的現象。「不尚賢，使民不爭」，只是學術象牙塔

上的空中樓閣，「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才是現實世界的眾生所現。

人文社會的美麗與哀愁

二十年來，我從一個年輕的菜鳥博士，躋身成為所謂的資深教授。我經歷

了 《大學法》 的修訂、兩關的升等，也親眼目睹許多學術大老的淡出、更多的新
秀願意勇敢走上國際舞臺，以及人文社會研究更加的普及化。但同時間，我也

看到了 SCI/SSCI的大爆發、知識分子的式微、師生關係的日漸疏離、以及學術
代工發表模式的制度化，甚至是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變得層出不窮。這些都是人

文社會的美麗與哀愁。

回首過往二十年，臺灣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肯定有長足的進步，歷年來的 
《簡訊》 就一步一步記錄這成長的軌跡。例如初期就是業務宣導，接著強調學術
研究的重要性、紀錄一些重要學者的成功故事以供後進參考。慢慢的，國際化

開始成為重要主軸，前瞻研究、人才培育、資料庫建置，以及專案計畫的推動

則是近年來的主要業務重心，可以說這個發展的脈絡是從 「普及化」 走向 「專業
化」，從 「本土」 走向 「國際」，從 「推廣」 走向 「前瞻」。放眼未來，再加上國科
會已經改制科技部，社會貢獻與產業效益明顯會成為重要的績效指標，換言

之，價值衡量的鐘擺又會從國際轉回到本土。為了讓人民有感，所以也不能只

奢談專業化，也必須顧及推廣、普及性，以及跟在地連結的關係。相信這些改

變也都是未來 《簡訊》 會報導的重點。
雖然改變必然帶來不確定性，甚且在政府財政越來越困難的情況下 （畢竟 

「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未來幾年對於人文社會的研究補助也肯

定只會越來越嚴，但相信所有的有志之士都會繼續堅守這一條人跡稀少的道

路。「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雖然大環境不佳，但 「莫愁前路無知己」，
因為 《簡訊》 提供一個交流的平臺，讓臺灣的人文社會學者可以常常感受 「海內
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的美好情境，過去如此，未來亦然。
《簡訊》 二十年，「說不盡、無窮好。」

洪世章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司長


